
聚焦“水问”：行走于传统与当代之间 

 

水墨艺术发展至今代表着中华文明伟大遗产的创新与延续，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承接了中华

文化的传统与当下，作为全球首个以当代水墨艺术为题的文化品牌，水墨现场（INK NOW）将于

本年度“上海艺术周”期间登陆上海，与上海苏宁艺术馆联手推出上海水墨现场“水问”展览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年 1 月 31 日）与国际论坛（11 月 1 日、2 日、9 日），期望以专业

展览和论坛的形式，连结艺术家和学者等业内专业人士，促进水墨艺术之过去与未来发展的讨

论。 

 

1. 携手苏宁，以“水”为“问” 

 

本次展览以“水问”为主题，以“水”为“问”的观点和态度代表了水墨艺术渴望与传统

中国绘画拉开距离，重新确立新的文化身份和寻找自身话语的可能。就像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许

剑龙先生所表示的：“中国的水墨绘画历经千年的流变，已经构成了东方人的文化传统与民族

审美的特殊语言。但是水墨与国际接轨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何推动水墨艺术进入国际文

化交往的秩序当中，并以一种对等的方式以我们的文化语言去跟国际对话，需要面对复杂的国

际文化形势乃至政治格局的变迁。与此同时，当代水墨强调‘当代表现’，这涉及跨媒介跨学

科的运作，连接着今天的科学与技术、文化与思想。”本次“水问”展立足于东方文化精神强

调水墨作为中国文化特别的语言，主动地介入全球文化格局的构成，包括重新审视保守主义和

保护主义复燃的当代现场，这是当代亟需解决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责任之所在。 

 

 作为展览的主办方之一，许剑龙与他所打造的“水墨现场”致力于建立以当代水墨艺术为

题的文化品牌与水墨艺术平台，并以“东方根性，当代表现”的文化理念为立足点，尝试推动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本次展览从上述愿景出发，通过对水墨艺术系统化、序列化

的展示对“水问”这一主题进行深入讨论。“水墨现场”邀请了王劼音、萧勤、刘国松、徐永

进、任天进、仇德树、王天德、王璜生、李磊、张淑芬、黄宏达等十一位重要的现当代水墨艺

术家和实践者，从传统-现代-当代的水墨艺术逻辑序列，探讨水墨艺术的过去与今天之发展。

并寄希望于对社会、艺术和文化的综合系统中显现出来的东方文化身份、道德及文化价值观进

行深入的再讨论，为新发生的水墨创作找到接口。 

 

同样作为主办方，苏宁艺术馆馆长期以来有着系统化的中国传统水墨收藏，例如馆藏夏圭

《山庄暮雪图》、陈容《戏珠龙图》、吴镇《野竹图》、王翚《仿宋元山水册页》等等，其丰

富的馆藏包含从南宋夏圭、陈容到元吴镇、明沈周、文徵明、清八大山人、再到近现代常玉、

林风眠、傅抱石、张大千等艺术大家。为配合本次展览，艺术馆计划展出南宋陈荣的《戏珠龙

图》，《戏珠龙图》曾为张珩、王季迁两位鉴赏大家所藏，在二级市场中的表现屡创个人拍卖

纪录，如今为苏宁艺术馆馆藏之宝。作为中国传统水墨代表作之一，该图以双龙戏珠为场景，

颇具道家观念中的混沌之态。本次展出的《戏珠龙图》还将以动态影像的方式与参展艺术家黄

宏达的 3D 水墨动画《飞跃新里程》形成一场现代科技与传统水墨的碰撞，新的展示方式将与本

次展览的发问及主题呼应，即在“双龙戏珠”的古今对话中：何以古今？今之为何？引导我们

走向对水墨艺术移易迁变、与未来的思考。 

 

2. 回视传统，直面现代 



 

在漫长的美术史的发展阶段里，笔墨都有其自身的审美价值，自明末松江派之后，董其昌

所倡导的文人画价值观使水墨意境进一步发扬光大，以及石涛所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一

言，使“水墨”在进入现代社会讨论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自身的时代价值，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

始的现代水墨革新实践，刘国松作为现代水墨变革的领军者，他的水墨创作虽保持着对传统的

敬畏与规则的尊重，却偏离了传统水墨的笔墨语言规范，他认为在平衡传统与未来的发展之中

不可“以模仿新的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代替中国的”，他所成立的五月画会也以中国传

统为本位回应着西方现代化潮流，将水墨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而非材料本身，跨出了水墨艺术向

现代性转变的重要一步。正如其所言：“如果把水墨当作材料，那就封杀了中国绘画的未

来。” 

 

提及传统，则不得不提另一位在推动中西战后艺术交流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的艺术家

——萧勤，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起现代艺术社团，1956 年成立“东方画会”，通过这个社团

来展示、推广他们自由的现代艺术创作。1957 年他只身远赴欧洲定居米兰，萧勤认识到寻找自

身文化根性的重要性，开始研究中国传统的禅、道哲学，开始发展出有别于西方抽象主流图式

的创作风格。与此同时，他与意大利画家卡尔代拉拉于 1961 年共同创立的“庞图国际艺术运动”

是战后西方唯一一个在西方建立以东方哲学为思想的国际前卫运动，在当时锐意革新的时代氛

围中，萧勤以忠于自我个性开发的创作理路，从相对保守的学院风格及传统绘画形式中突围，

另辟一条别样的创作道路。 

 

萧勤力推以东方的“静观精神”挽救西方理性主义的弊端，融会西方自我省思的辩证精神，

发展出极富个人特色的艺术观点与创作视野。于是，萧勤对东西方艺术、哲学、宗教、神秘学、

太空文明的研究与体悟，成为其诠释宇宙本质、演绎生命能量循环演化的雄厚知识资本。本次

展览中所展出的作品《力聚-1》创作于 1965 年，艺术家将东方精神的能量涌动注入抽象艺术的

表现当中，混沌的不可控制的笔势与符号象征的色彩碰撞，暗合了道家混沌初开、三生万物的

哲学观，而他融会式的谛观视角，又赋予作品以温润淳厚的精神性，且有浓郁的感性蕴藏其间，

他将之称为“精炁”的力量。萧勤对万事万物存有形而上的现象学思考，他用大排笔在画布上

运笔造“势”，将宇宙中能量炁的运行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美感形式。他亦强调无为、随心所

欲的发挥，由此渐层深入人的存有、世界本身、以及生发于这个世界的其他有形、无形的事物

之中。毫无疑问，萧勤以自己的理解为西方的抽象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与力量，是他对艺术创

作的感悟，也是基于传统、西方与东方，对未来的问之所答。 

 

对于艺术的热爱或许是每一个艺术家创作的初心所在，王劼音曾说：“我生下来就是为了

画画。”生于 1941 年的王劼音绘画之路略显曲折，从版画到油画，再到水墨，每个阶段历经二

十年，是机缘巧合，也是顺其自然。他对于绘画的执着和对山水的钟情，使他创作的当代水墨

艺术在对传统的回应中演绎着另一番姿态， 蕴含着古典的哲学内涵又具有当代的艺术语言。在

本次展览中艺术家特意为本次展览选取了一幅尺寸较大的作品展出，在王劼音对于新水墨多年

的实践里，他早已把诸多对于水墨艺术复杂、多元的表现方式“化繁为简”，正如在他的大幅

作品里我们感受到细碎笔触间整体的力量，将“水”、“墨”这样最简单、纯粹的元素还原于

水墨艺术之中，艺术家保留了传统山水画的文化记忆，又直面着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困境，正如

艺术史学者曹星原所说：“王劼音用破碎的、工业废弃物的手法阻隔了我们通往非常通俗的农

耕自然的自然概念，而是探求了水墨表现后工业时期的一种人文情怀。”无疑，在一个混杂现

代性的处境下，王劼音的抽象绘画与时空重叠，形成了自己富有张力的形式语言，并在传统与

古意间为东方绘画立法，也如他对东西方艺术的看法那样：“如果说西方艺术是高山峻岭，那

么中国水墨便是无垠的旷野，似乎空无一物，却有内在的威慑力。”或许正是这样源远流长、

世济其美的传统东方文化根植于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感受之中，才造就了如今东方文化在世界中

http://www.baidu.com/link?url=1KtVXNUG-nqnMzToGqfPqSdLmI3VOpBDt43KxbLXQfzJ8enlgW1vrx78lqeQ85y68NbDx9cz9fW9oKVOuLXc7Bgaq-W2vdNR-gJysORP1-aYaGFV4P_Wrlx8dNuMm6g1rFhvJGZ4eHs4isOH7xRzGK


的当代表现与魅力。 

 

3.东方精神，当代表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美术史都发生巨大变化的转型期，水墨画经

历了从古画、工笔重彩、水墨丹青、文人画、中国画、国画、水墨画到现代水墨、实验水墨、

观念水墨等形态的发展，作为曾经的民族文化经典模式也面临着形态语言的现代转型和文化范

畴的当代转换。“水问”展览关注水墨实验向当代艺术转换过程中的时代现象，尤其是关注这

一转换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当代水墨不仅和所属的文化地域的社会形态相关，更随着社

会结构转型带来了相应的艺术表述方式的改变。更多时候，当代水墨的表达也是微观的、个人

的，艺术家对本体意识的强调越过了对象本身成为了直指灵魂深处的形而上学，去除“物”的

所指并以当代文化观念的赋形彰显其独立价值。它正是当代艺术精神在当代审美领域的体现。 

 

基于这一特点，倾向抽象艺术的艺术家们总是带有一股哲人气质。在徐永进五十年来的艺

术实践中，从传统书法到当代水墨，他实现了一次自身艺术的冒险，同时也向所有观者展现了

水墨作为媒介的无限可能与生命力。他的作品总是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哲学意识，例如在本次

展览中展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二字本身就源于道教中的宇宙观念，画面

中似书非书的诗意空间展现着老庄哲学的古老智慧，也如徐永进所言：“老子的智慧让我感到

十分开阔。”在练习书法的五十多年间，前二十年他都游走于传统书法之中，但在当代与传统

的平衡间他突然顿悟，“黑白合一”、“动静合一”，其实水墨是自由的，正如传统与当代，

二者并不是一味的对立，只有结合的方式才是对过去最好的回应，也是对未来最大的期盼。徐

永进用书写的语言来表现笔墨进一步符号化，并且把绘画语言与书写语言通过“写“的行为打

通，于画家书写的性情与画面笔墨语言的组合关系中寻找“张力与表现”，这种探索主张不光

拓展了笔墨语言，也不断地扩展了泛水墨材料的实验空间。 

 

艺术家仇德树在不断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中发展出了自身的艺术哲学——裂变。他认为“艺

术是成就自己灵魂的力量”，而裂变正是其自身成长的顿悟，通过对石头、地纹等物理世界对

象的描绘，运用撕开、划破、重绘及再分层等工序，使宣纸这一传统的中国绘画工具成为具有

拼贴画一般的多层结构和表达方式。仇德树说：“‘裂变’是我的艺术语言和哲学基础。‘裂

变’是我感悟到的伤裂，是现代人对自身和大自然过分行动的反思。”他的作品试图通过对东

方传统材料语言的突破，建立了一套新的创作方法，虽然并未舍弃传统山水形式的表征，但从

其语言手法和绘画的审美领域来说，它都是一种新的突破，它所包含着的现代与后现代工业文

明，在一定的传统人文精神联系上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赋予所要表达和阐述的物象

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的思辨精神。 

 

谈论观念水墨，王天德总是结合与自己创作的思考不断地尝试新的创作方法，比如在拍卖

行画库里看作品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能否让古代字画成为自己创作的一部分，“逆流而上”的

研究方式使其从清明字画向前推进通过对传统的研习推进至思考传统对当下个人创作的意义，

而不是一味膜拜单一模式。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天德开始以观念水墨装置突破人们对水墨媒材

的片面性认识，而在最近二十年的创作中，他开始用火灼取代毛笔，以烫画的方式在皮纸上烫

出烙痕作画，在保留东方古典意象的结构性特征时却彻底解构了传统绘画的绘制媒材和程序，

时间的余存和火灼的踪迹让王天德的水墨进入冥思的状态和持续不断的修行，这是对艺术家意

念的挑战，同时还有观看，几乎所有的观众在他的作品前都会产生错视，绘画制作的叠层关系

与残像的余影重重打通了古今之间的关系，现代精神的注入使其作品在一层一层的穿透中与历



史对接，又折返当下。 

 

每一个艺术家在探索自身的艺术哲学的方式时总是不尽相同。王璜生在《日课·杂诗》系

列作品中，以中国“日课”这种文化修为的方式为主题，重新书写自身 70 年代青少年时期时对

古典诗词的日课习作，用艺术家的话所言：“不仅是对其当年‘古典少年’情怀的重读与释放，

同时也是对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忆的追诉。”如本次展览主题以今对过去历史的发问那样，

“日常性对未知与未来做出的寻问也是对曾经历史的呼应与表达”。《日课·杂诗》中以书法

样式为基础，以线为延伸，创造了一种专属于王璜生的视觉语言，正如我们所熟悉的他作为美

术馆馆长、策展人的身份，他总是能在丰富且不断的艺术实践中生长出属于他的艺术生命线，

东方根性与水墨文化的独特性是存在于内心的艺术哲学，只有通过对外部事物的观察与感受，

在面对普遍问题时呈现于视觉艺术的创造性表现，才有可能在这个具有共同与独特的全球文化

中占有一席之地。 

 

同样有着艺术管理和策划的经历，李磊进行艺术创作也需要在经营与创作中进行角色转换，

凭借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他的抽象绘画中无不表现着对生命、社会、自我与历史的不断思辨，

正是这样媒介方式使其在平衡与探索间又用艺术找回了自己。李磊推崇的“中国式诗意抽象”

是寻找当代中国抽象之路的一种尝试，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对西方现代绘画语言与中国绘画

“写意”框架的融合，在发挥现代绘画视觉语言魅力的同时，李磊的作品体现着中国传统率性

洒脱对于构型和色场的纯粹表现。在本次的参展作品中，李磊参展了一件布上丙烯作品，正如

他在回应对本次参展作品创作历程中的回答：“我所理解的水墨精神是气韵生动、阴阳互生、

笔墨有致和情境相容。”水墨精神绝不仅是限于媒介的表现，亦或将精神全权付诸于媒介至上，

李磊的作品虽没有使用宣纸却展现着强烈的水墨精神，“从于心而立于画”才是水墨艺术的意

义所在。 

 

张淑芬的艺术创作同样在不断的延展与变化中通过艺术来表达她的主观思想与灵魂，以水

墨为介将注意力集中于自然之间，通过与东方文化的哲学和精神产生共鸣以绘画的方式成为其

感情与创造力的出口，她认为水墨艺术的独特性就在于其根性中的东方特质，即使是抽象技法

也能有如“禅”意，但这种意境却不仅局限于东方表现当中，在如今许多艺术创作里水墨艺术

早已突破东西之界，在国际艺术的表达中呈现着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回到展览主题“水问”，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任天进的同名作品《水问》，在这一书法作品

中我们可以看到提按顿挫间的水墨苍劲与一个东方人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东方精神的回问，显然

水的精神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二元对立的“选择”，而是应对当代复杂的国际局势中

来自东方的智慧。任天进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不仅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也是一个收藏家、鉴

赏家，多年游走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他对当前社会与文化局势有着更深刻的感触。这也使

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东方特性，并且也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生长环境中更多地去思考文化身份的

意义，西方表现主义中的力量性与东方文人气息的内敛自诩在其作品中相得益彰，反而在碰撞

中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超越文化界限，对传统、创新不断思考的当代精神。 

 

4.科技更迭、水墨未来 

 

本次展览中使人关注的还有“科技水墨”的展出，传统与当代的对接或许在世纪初仍值得

探讨，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不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完成，在文化领域中国也已获得



世界的关注，如何书写未来的水墨历史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如周有光先生所言：“要从世

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世界不可能作为一个平行线继续发展，而是在不断的交叉，

同样表现在各个学科与领域的跨界合作，“科技水墨”则向未来发问，何以为期？ 

 

由艺术家黄宏达所研发的世界上首位人工智能水墨艺术家“A.I.Gemini”彰显着时代、科

技与艺术的当代话题。黄宏达早期的艺术创作中大多使用数码艺术手法，而后脱胎于此投入人

工智能创作的研发，诸如 3D立体投射、3D打印雕塑、人工智能水墨画等不同媒材的创作历程，

科技的引入使我们在探讨艺术本质的时候又添一层蒙版，数据、技巧的输入通过智能的二次输

出，不同于人脑意识，人工智能的可编程性与不确定性提醒我们在用另一视角关注艺术的同时，

未来艺术的不可预测却仍需要以今为起点，以水墨创作对未来所问，在这个充满机遇的话题中

仍具许多挑战。 

 

水墨不单纯作为一种水与墨的语言形式，同时也作为一种泛媒介性包含着彰显背后文化体

系的精神内涵，在此，它的媒介性就已经超越了媒介本身的限定，超越了传统对水墨的限定，

它是新的创作媒材也是新的创作观念与实验。但如同美国学者 H•H•阿纳森所说:“在目前的多

元状态中，凡是能够开拓任何思想，并利用一切能够把个人的知识、梦想或幻想转变为有效地

表现我们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秘密的风格和介质的艺术，就是最好的艺术。” 所以，不论是传统

之问还是方法与媒介抑或对未来之问，不论水墨一如历史中历经“水墨热”或“水墨低谷”，

水墨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表现不在于争一中西文化之高低，如何充实其内部文化结构的内涵才是

每一种文化得以生存发展之根本。 

 

同样，在“水问”之中，本次展览所要“问”的绝不仅仅只是寻求一个标准答案，而是通

过不断的艺术实践，在不同的艺术家实验、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向前，“问”出另一条道路，在

历史上和今天，“现代水墨”、“实验水墨”、“科技水墨”等种种实验无一不是为了摆脱中

国水墨在国际艺坛中的边缘状态，试图突破中西间的文化隔阂，这条路可以是千枝万叶的，但

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那就是“东方根性”。最后，回到“水问”展的初衷，推动中国水墨艺

术的发展并将之提升到国际层面的学术交流，以及对东方认识论的重新梳理，所坚守的不仅仅

是笔墨传统，而是在全球化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认知之后,或者说水墨已经成为通用的普遍主义

创作媒材之后,对东方精神的回望。“水问”展希望从这样一个客观的、内外兼具的角度，把属

于中国文化的水墨更进一步地向国际推动，使之成为普世文化的一部分。 

 

 


